日本人的內心世界

日本是個蕞爾島國，土地總面積只有三十七萬七千八百五十五平方公里(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平方哩)，將近百分之七十是山地，平地只佔百分之二十四。人口一億二千五百六十一萬二千。百分之二十四的平地上，居住了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，密度奇高。

面積如此狹小的日本，使人與人之間的交往，產生特殊的心理型態。瞭解日本內情的人就會體認到，如果把日本當成一個小箱子，把政府機關、工商企業、民間團體等都裝在這個小箱子裡就能理解日本人特有的行為模式了。只要你在日本住上一段時間，你就會切身感受到，因為「裝在同一個小箱子裡」首先就必須學會互相瞭解，以使彼此之間減少不必要的摩擦。

其次，為了「箱子」的安全、穩定和使箱子裡的氣氛融洽祥和，不受污染，自己的行為就得隨時檢點，切實遵守規矩和傳統習俗不得稍有放縱和踰越，久而久之，這便成了日本人那種特有的內心世界。

在日本，即使是一家人或肝膽相照的錚友之間，都保持一定的分寸。如果覺得說「真心話」會傷害對方的感情或使對方生氣，就說「場面話」，以此保持彼此間的友好，這又形成了大家都避免說「真心話」而竭力適應「場面話」的習慣。

正因為如此，日本人無論在談話、討論問題或開會，多不願簡單扼要地表達自己的意見，也不明確地說「好」或「不好」。

這樣看來，大和民族似乎是優柔寡斷的民族。可是，絕大多數的日本人認為，這樣做對大家都有好處。為了不傷害對方的感情，就得抑制說出「真心話」，理所當然。

另外有時候，日本人也會把自己的想法用極為婉轉的方式甚至完全相反的方式，以巧妙的詞藻表達出來。比如，京都人笑著說：「請多坐會兒，吃點茶泡飯以後再回家吧！」客人聽後就趕緊離開，因為他意識得到，這番話裡真正的含意是「你早點回家吧」。

在日本旅遊，不論走到哪裡，所見的日本人，一個個都是喜形如色，面帶笑容。也許他們真是裡外如一，真的高興；但儘管他們心裡不快，憂愁、悲傷、憤怒、一肚子怨氣，他們也逆來順受，從不把心裡的歪扭寫到臉上。

筆者在日本的觀光場合與在日本工作多年的美國佬閒聊，扯上日本人，他說：「我從來就不曾瞭解過和我交往的日本朋友心裡想些什麼，畢竟不知道也好。」看來，這位美國佬也已被日本人同化了，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」可不是嘛！

現在的日本人，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日本人，彼此之間的人際關係非常疏遠淡薄。一個日本人可以有許許多多相識的人，可謂「相識滿天下」，卻找不到一個知心的親密朋友。即使有了親密朋友，他們彼此之間，也不真正瞭解對方內心在想什麼。

一般都認為，日本已日臻國際化，為了與地球村各國人交往，日本人這種裡外不一的「美德」也該稍稍更改一下了。但也有人說，不要指望日本人改變他們這種心態，如果日本人的內心世界一旦被揭穿了，外國人要與日本人打交道也就會難上加難了。

茶道的故事

很多中國人茫然知道日本有所謂茶道。「茶道」之儀，眾人圍坐，中有一人杓水泡茶，端茶碗以饗客人，客人伸雙手接碗，主客之間氣息相呼應，動作之間一絲不苟。表情、動作、氣息、動靜之間，構成一種儀式之美，與寂靜的禪意……。多數人大概會覺得，這樣喝茶，好累啊！

「茶道」之所以為「道」，在於透過這樣的繁文褥節，能夠磨練一個人在絲毫不苟的呼吸之間精神也能達到從容舉止、安靜飲茶的境界。這是藝術、修行、美學。

日本人開始喝茶，是受到中國人的影響。日本在「文化開花」的奈良時代(西元七一Ｏ－七八四年)頻頻向隋、唐時代的中國派遣特使、官吏及留學生，名曰「遣隋使」及「遣唐使」。派來的使節團人數常超過一千人。他們來到唐土大量學習文物制度、官制、朝廷儀禮及漢唐詩文與當時已傳入中國的佛教。每次都帶回大量文物、圖書、及絲絹。而茶葉也是他們帶回去的土產。當時飲茶在中國只為止渴，尚未發展成為一種文化或藝術。日本人帶回「團茶」(做成塊狀的茶葉)也只是用來止渴，並以之治療輕微的疾病。飲茶的講究要等陸羽的《茶經》傳開來，才能見到。

後來，「遣唐使」的派遣因故停止，再來時中國已是「宋」的時代。宋在歷史上國立不及漢、唐，但生活文化及藝術文化則達到相當高的水準，而飲茶一事也已成為精緻的儀禮了。計日本人自中國輸入茶葉以後，「茶道」在日本經歷了幾個階段。

茶樹的移植

八世紀末，也就是日本「平安」時期(日本國都在奈良的時代稱京城時代，國都遷至今京都以後稱平安時代)，有僧人法名「最澄」遣唐，帶茶的種子回國，將之種在京都附近比叡山麓。這些茶樹迄今有部分殘留在滋賀縣的坂本地方。

據《日本書記》的記載，公元八一五年嵯峨天皇車駕臨近江唐崎。途中在梵釋寺休息，「大僧正」永忠曾以當地產的茶葉泡茶呈獻。但此時的茶葉大概相當苦澀，日本仍繼續向中國輸入茶葉。公元八九四年中日來往中斷，日本飲茶的風氣式微。

僧侶之茶

　　平安末期（十一世紀）日本僧人渡宋，將佛教「臨濟宗」傳回日本。同時帶了當時在中國已經品質極好的「抹茶」及精緻茶碗、茶具回日本、並將茶的種子呈獻「明惠上人」，上人將之種在京都洛西梅尾地方，長出了極好的茶葉。從此，此地的茶葉稱為「本茶」，別處的茶葉稱為「非茶」。從此僧侶之間有了飲茶、品茗的風氣。榮西也寫了一本書名《喫茶養生記》主張茶能治病，且將著作呈獻當時的征夷大將軍源實朝。實朝因飲茶而治好了頭疼，因此大為讚賞飲茶之功能。飲茶之風氣從此在僧侶與上流貴族之間大為流傳。茶碗、茶具也漸成為珍藏品。

遊戲之茶

　　飲茶的風氣從僧侶、貴族漸擴及武士階級，到了「足利幕府」時代前期（一三五○年代）商人、市井庶民也都喝茶了。當時太平無事的武士們開始以飲茶來賭輸贏，這種賭博稱為「鬥茶」或「茶寄合」（茶會）。方法是端出產地不同的茶來喝，並猜出那杯茶是哪一個地方出產的茶。以此賭輸贏，最後很容易以爭吵結束，大悖已經稍具規模的「茶道」精神。有司也曾立法禁止。另一方面，上流社會仍繼續以茶會友，常辦茶會。而茶會的服飾、器具等等往往奢極侈，成為一種豪華的遊戲。

草庵茶

　　到了足利時代中期（一五○○年前後）幕府經濟窮困，貴族及武士也不再有錢可以浪費。茶會的風氣漸漸收斂。相傳第八代將軍義政曾問僧人能阿彌：「應有盡有的遊戲我都玩過了，還有什麼新鮮事沒有？」能阿彌當場回答：「有的，飲茶最好。三十年前有珠光上人（相傳為一休和尚之弟子）將奢侈的茶湯會改為簡樸而合乎禪宗精神的聚會，可謂茶會之境界最高者。」於是義政立即請來珠光上人司「茶湯之儀」。珠光一反從前奢華之作風，器具、茶碗皆用素色，連茶室也改小，面積縮小到四疊半榻榻米，稱茶室為「草庵」，內外皆以茅草木材建築，旨在使入室之人，頓失貪念，精神清靜，能體會真正的茶香。這種茶會稱為「一服一錢」（一杯茶一文錢）。珠光享年八十一歲，晚年一直想進一步將茶道帶進「侘」（枯淡寂靜）的境界，未能竟其事而亡。

侘茶

　　珠光逝世之年（一五○二年）正是武野紹鷗出生之年。紹鷗在詩文藝術方面有很高造諧，他拜珠光之弟子宗陳為師學習茶道，後來從京都移居當時正成為日本對外貿易大港口之堺市。他見義政在銀閣寺中所建書院式之茶室並不滿意，另建「大黑庵」完全摹仿者百姓茅屋，以清貧的境界表道並非好看不好看的問題，而是心情誠意的問題。詩人藤原定家有一詩曰：「無花亦無紅葉一片清，秋天尉陽薄暮時」，可謂說出了侘茶的境界。紹鷗之後二十二年，有千利休出，將「侘茶」帶進精神藝術的境界，人稱「茶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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